


門檻 2

影子裡的遺產

如果從遠處觀看一個人的一生，一切似乎都說得通。

點與點相連。

事件找到了解釋。

轉折點顯得無可避免。

連錯誤都像是某個設計的一部分。

但這是屬於現在的錯覺。

當你正在經歷時，並沒有地圖。

只有日子。

而日子裡沒有解釋。

只有決定。

年輕時，我以為大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以為老師知道學生的未來。

我以為公司懂得辨認一個人的潛力。

我以為世界有秩序。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簡單得多的真相。

沒有人真正知道會發生什麼。

每個人都在摸索航行。

有些人承認。

有些人假裝不是這樣。

回顧我的一生，我指不出有哪一刻，有人說過：



「這個人會走得很遠。」

沒有人在等我。

沒有快車道。

沒有事先準備好的設計。

我不是任何人的寵兒。

說實話，這個發現讓我自由了。

因為當沒有人對你抱有期待，你就不再為了證實別人的期待而
活。

你開始建造自己的路。

一次一步。

許多人一輩子都在努力配得上別人為他們塑造的形象。

我有一個不同的優勢。

那個形象並不存在。

所以我很早就學會與不確定共處。

事情改變時不驚慌。

不把改變當成威脅。

不把不按常理的路當成錯誤。

人生從來懶得照我的計畫走。

久而久之，我也學會了不再要求它這麼做。

有些時刻，一切似乎都朝著對的方向前進。

也有些時刻，似乎發生的恰恰相反。

看似不可或缺的人，消失了。



看似關鍵的機會，結果無關緊要。

看似次要的路，成了核心。

偶然的相遇，改變了往後多年的方向。

事實是，未來喜歡給人驚喜。

它不徵求許可。

它不預先通知。

它不尊重階級。

它就是來了。

而且往往從沒有人注意的地方來。

定義了我這一生的許多東西，都是這樣誕生的。

從繞道而來。

從意外而來。

從那些發生當下毫無偉大模樣的事件而來。

我記得時間以某種嚴厲教給我的一課。

不可把可預測與有價值混為一談。

可預測的東西讓人安心。

有價值的東西讓人轉變。

兩者很少重合。

多年來，我的工作是觀察市場、公司、數字、組織。

我到處都遇見同一種信念。

相信一切都可以預測。

相信現實可以掌控。



相信未來是一條可以描繪的線。

然後總有什麼東西出現，推翻那份確定。

一次改變。

一場危機。

一個人。

一場病。

一次失去。

一個機會。

某種沒有人寫進計畫裡的東西。

然而，故事最有意思的部分，正是從那裡開始。

因為人生不衡量預測的能力。

它衡量適應的能力。

這個差別至關重要。

預測是智力的練習。

適應是身分認同的練習。

當世界改變時，贏的不是那個說對了的人。

贏的是那個能在改變之中活下來的人。

有時我會想，如果有人準確地告訴我，我的路會如何展開，會
發生什麼事。

也許我會少一點害怕。

也許我會少犯一些錯。

也許我會少受一些苦。



但隨即我明白，我學到的會少得多。

因為我認為重要的事，大多不是從確定中誕生的。

它們誕生於懷疑。

誕生於風險。

誕生於沒有保證。

誕生於不得不在不確知方向時繼續前行。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人期待我，是一種特權。

它逼我去建造。

去觀察。

去學習。

去改變。

去重新開始。

每一次。

一次又一次。

如今許多人追逐認可。

他們等待授權。

他們尋求確認。

他們想事先知道自己會不會被接納。

會不會被認可。

會不會被理解。

我給不出公式。

我只能說出我學到的東西。



在大多數情況下，世界不知道你存在。

它不等你。

它不為你鋪路。

它不為你舉辦歡迎儀式。

也許這樣也好。

因為一條路的價值，不取決於誰預見了它。

而取決於誰有勇氣走過它。

沒有人期待我。

沒有人等我。

沒有人計畫過我。

然而我就在這裡。

回頭望。

把點連起來。

對時間的諷刺微微一笑。

因為到頭來，最有意思的故事不是事先寫好的那些。

而是那些自己找到存在之路的故事。

而我的故事，無論好壞，就屬於這一類。


